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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90年代，先锋作家凭借特立独行
的叙事策略让中国文坛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其

叙事中对于文本形式的高度关注，促使 20世纪中
期以来热衷于关注“写什么”的中国文学转而关注
“怎么写”。先锋作家对于形式的寻求有多种表征，
如强调叙事语法与修辞，设立叙事圈套，在小说叙

事中引入意象等等。苏童作为代表性的先锋作家，
对小说的形式与主题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为

寻求两者之间天衣无缝的弥合进行了多种富于个

性的探索，其中最突出的是其小说文本的意象化

叙事策略。
一、诗歌创作中的“反意象”现象与叙事文学领
域意象的引入

诗，作为“意象符号的系列呈现”，“一个独立
自足的意象符号系统”[1]，长期以来是意象的最主
要活动空间。新时期伊始，“朦胧诗人”带着崭新的
诗歌美学冲击诗坛，其诗作中出现了大批以象征

和隐喻为特征的“表现型”意象，试图荡尽传统的
“再现型”写实意象。他们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
方式追求主观真实，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了形象

和意旨的明确性，追求用语义的深度模式来达到

营造诗歌整体意义的深度模式的目的。到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却又视“朦
胧诗”为一种需要矫正的传统，以至主张“非诗”，
甚至连意象也“非”去。他们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

践中主张“反诗”、“反变形”，语言的原生态即是事
物的原生态，出现了大批“反意象”诗歌。
正当“反诗”主张使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受到了

冷遇的时候，意象却趁机在叙事文学领域谋得了

从未有过的广阔空间。这种不同文体要素的交叉
运用成就了小说创作的新面貌，一些目光敏锐的

作家、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意象小说的设想，以充分
张扬汉语小说的特性和优势。陈剑晖所提出的“感
觉意象小说”，虽然还是偏重“感觉”而非“意象”，
却已意识到意象在叙事中的独特品格[2]。王干则给
“意象小说”下了一个确凿明白的定义：“意象小说
则是一种现代的诗化小说，它并不只是抒发情绪，

而是以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营造自己的意象天地。”[3]

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大规模地使用意
象，促使当代小说从某种程度上的政策言论及社

会学话语向象征艺术话语过渡。
新时期叙事文学中对意象的运用，对象中象

外之“意”的寄托与发掘，也经历了一种初始承继
体制化内涵继而踏上叛逆、颠覆、创新之途的过
程，这使新时期叙事文本中对意象的运用与开拓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部分作家在小说叙事
中营造的意象多是一种取自诗歌的横向带土移

植，传达的仍是某些具象在长期文化浸染中凝聚

的所指含义。只有在先锋作家叙事中，“意象”才真
正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编码，突破意象形式与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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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传统约束，并在形式上成为一种情节、结构
因素，在内涵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独特的感觉
与情绪的表达，在叙事文学中成为一种“有韵味的
形式”，从而形成了意象化叙事风格。
二、先锋作家的集体叙事策略与苏童意象化

叙事个性的渐现

在失去统一规范后自由自在的边走边唱中，

先锋文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文化领域众神狂
欢的岁月里，创造了崭新的小说观念、叙事语法、
文体模式和语言经验，对形式史无前例的迷恋与

推崇，“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
小说本身的定义。小说写作被移置到个人的经验
位置上，当代小说因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成

就和无可置疑的艺术高度。”[4]他们极力主张创作
应该回到叙事本身和文学本体，推崇张扬作家主

体性的个体写作，为作家寻求个人的风格化表述

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先锋作家集体叙事的风格化表述在伊始以形

式主义实验为突破口，将语言、修辞和叙述等置于
小说的本体地位，人物、故事、情节等传统小说的
决定性因素沦落到受支配地位。由于自觉选择了
在边缘处叙事的文化定位，与主流文化模式和意

识形态中心话语有意疏离，先锋作家得以在传统

颠覆处开始随心所欲地破坏和重构，一切可能纳

入文本的形式因素都以实验的名义穿行于话语当

中。在众多先锋文本里，意义的模糊化与不确定
性，精神追求的浓厚叛逆性，叙事圈套、叙事策略
与实验技巧的层出不穷造成了莫衷一是的阅读效

应，与此同时，推动着阅读者相应的阅读策略与阅

读技巧形成。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形式”日益切入
文本的“意味”之中，成为有效传达“意味”不可或
缺的部分。一言蔽之，先锋实验小说出现在文坛，
首先取得的是一种形式的“陌生化”效果以及新奇
的阅读感。
在对形式意义的认识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流

派像先锋作家让我们有了那样深的感受。他们用
创作表明：形式远不是作品表面的呈现，更不是对

立于内容之外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形式感的
本质，就是作家主体能动地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就

是主体的精神生存方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
理解实验小说家们对形式感的强调，实际上是对

精神生存方式的强调，是对主体全部认知能力及

其形式独特性的强调。由于对小说形式感的这种
理解，事实上是把生存的精神本体与小说文体的

形式整合到了一起，两者之间获得了最大限度的

同构。”[5]形式产生于主体，也是凸现“自我”与“精
神”的方式。
在文本中大面积独特使用意象就是先锋作家

形式实验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在意象营造中很
少使用明喻，传统文本中富于准确性、单一性、鲜
明性的形象往往被变形、随机、繁复、隐晦和歧义
的意象所取代，阅读也随之变成释义行为而不是

直接的感受活动。苏童即是这批先锋作家中营构
意象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创作中具

有高度自觉的形式感和文体意识，认为“小说不是
按照理性的、逻辑的东西来阐述来展开，小说必须
从形象着手”[6]，其文本中意象的营构即是“从形象
着手”展开叙事的一种策略。苏童小说叙事是伴随
着意象的运行而推进的，其叙事具有浓厚的“意象
化”特性。意象营造与意象化叙事是苏童叙事中最
个人化的部分，构成苏童文体实验的重要内容。
三、苏童小说叙事的意象化策略
所谓意象化叙事，即是一种实物虚化或类化

叙事。具体说来，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借助一定的
技巧与手段，充分利用特定形象、物象和景观所形
成的表现力，将一些日常生活空间及其中的人、
物、事等灌注符合自己叙事意图的情绪参与小说
叙事，使之演变成一种特殊身份的叙事参与者，从

而使其所指涉及的意义指向了一个观念域，最终

生成为一种虚象或一种“类”的隐喻。
从苏童的创作实践来看，他在叙事中营造了

大量的意象，赋予意象鲜明的色彩和整体的隐喻

功能，把意象审美机制富于创造性地引入了叙事

文学领域，意象在文本中成为结构因素和故事因

素推动叙事前行，大量的意象叠加在扩张了文本

信息量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小说较为单一的叙事

方式，使文本具备了现代小说独具的张力。
苏童叙事中，往往在经过自己的情绪过滤后，

将丰富的、众多的意象加以集合、叠加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来叙事，一个文本的构建就是一次意象的

狂欢。苏童创作的大多是意象叠加的文本，繁复多
样的意象充斥其间，意象与意象之间灌注的大量

个人情绪与意图往往阻碍了接受者对文本的直接

切入，想进行一次真正成功的阅读有赖于对意象

的破译。这种有意设置的阅读障碍，正是苏童叙事
的一种策略，也正是意象化叙事的一种魅力所在。
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就是一个典型的意象叠
加的文本。其中包括有咒语、鸟、白色小鬼、美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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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索艺人、《论语》、棕绳等意象。这诸多繁复的
意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堆积，不仅有核心、整
体意象和次要、部分意象，也有同构意象，还有既
是结构因素又是文本意义主体的意象，而且所有

意象在内涵上具有内在的层递性和逻辑制约性，

构成一个严密有序的意象系。两个核心的整体性
的意象“咒语”和“鸟”，分别隐喻了故事的深层意
蕴：大燮国文化的没落以及端白由充当傀儡的、受
约束的“神”走向自由的、自主的“人”的精神肉体
演变史。前者在故事表层上是大燮国由盛而衰及
“我”即端白从帝王到走索艺人的过程，后者在故
事表层上是由“笼中鸟”、“死鸟”到像鸟一样自在
轻盈的“走索王”的历程。
苏童小说或以全新的意象化叙事代替了传统

的情节叙事（如早期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如
梦境般灵气飞扬，意象纷呈而无故事可循），或者

是情节叙事与意象化叙事并行不悖地存在于他的

叙事中（如《妻妾成群》不仅有完整的故事与情节，
更有井、紫藤架、落叶等意象共同参与叙事而使文
本获得崭新的阅读效果），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双重

变更使其创作始终保持“先锋”特质。
由于意象化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使苏童小

说得以与电影等视觉艺术便利沟通。苏童由于其
《妻妾成群》、《红粉》、《米》、《妇女生活》等小说被
资深导演张艺谋、李少红、黄健中等改编成电影甚
至芭蕾舞剧等而获得了广阔的声誉，却也由此被

批评家认为有“媚俗”之嫌。对于苏童小说频频“触
电”，仅仅用其小说的“通俗”乃至“媚俗”特性来解
释是浅薄而且难以服人的。苏童小说与电影电视
等视觉艺术的较易沟通，得益于苏童叙事的两大

特性：一是意象化的叙事策略，一是苏童叙事中对

色彩的超乎常人的敏感和非常独特的运用。
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电影电视首先是一

种视觉艺术。小说运用文字，电影运用面画；两者
对意义的传达过程，方向上存在一种互逆关系，正

如安德烈·勒文孙所言：“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
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7]，

由此也道出了小说与电影电视存在的一个共同要

素：“形象”。作为语言文本的小说能在多大可能上
转化为作为画面文本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于其中的“语言形象”（“意象”即是一种）转化于
“视觉形象”可能性的大小。苏童叙事中追求意象
的视觉性效果，具象化程度较高，而且文本中诸多

的细节与场面由于意象营构、层叠而具有一种强
烈的画面感，契合了电影空间叙事的特性，因此为

其小说文本从语言艺术转化为视觉艺术———电影
电视提供了更多可能。
现代电影中，随着时代和电影观念的发展，色

彩“已不再仅仅是增加影片现实感的因素，它更多
地被创作者当作一种语言形式来有意识地加以运

用，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色彩功能”[8]，色彩具有
的表意功能往往使它形成影片基调并进而成为剧

中角色。苏童对色彩的敏感和充分运用，从另一个
角度契合了电影电视艺术的特性，也是其文本易

被改编成电影的重要原因。苏童的意象与现代电
影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审美标尺不谋而合，色彩

本位论者认为张艺谋电影艺术在于实现了故事的

意化，这与苏童的意象化叙事和对色彩的独到利

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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